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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纪实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因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所承载信息的时代性，成为多元文化彼此了解的

媒介。但这种媒介的搭建需要借助语言翻译的跨文化传播。而历史认知作为传播主体的文化先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翻译传播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基于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以纪实文学的翻译传播为例，探讨译者

的历史认知对译介内容的选择、译介策略的使用和译介受众及效果的影响，旨在唤起学界对译者主体文化先导的重视，

进而有意识地加强和提升译者自身的历史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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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n Documentary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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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ry writing，a special type of literature，has served as a medium for different culture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due
to its authentic contents and information which conform to the times． However，the development of such medium requires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guiding system，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during the course of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refore，based on the“5W”communication mode
proposed by Laswell and taking the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of documentary literature as a cas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
fluence of translator’s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n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content，strategies，and the target readers and the
outcome． The aim is to call forth emphasis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cultural guiding system，and it is hoped that the transla-
tor consciously optimizes his /her own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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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

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

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

会信息交流的学科。这一符号体系包括语言符号

和非语言符号，其中用语言符号进行信息的共享、

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与翻译活动异曲同工。翻译是

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因此从这一点看，

翻译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传播。目前，国内很多学

801

2019 年第 6 期

总第 211 期

外语学刊

FOＲEIGN LANGUAGE ＲESEAＲCH
2019，No． 6

Serial No． 211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慰安妇’题材英语文学文本研究”( 17CWW013) 、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英语文

学中‘慰安妇’群像的民族认同研究”( 17YBX027) 和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美国华裔文学的湖湘书写与中国

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XSP19YBZ056)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 mujiakuaile@ 163． com( 牟佳)



者已经将翻译纳入到传播学视域中，并进行深入

研究。吕俊认为“翻译应是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

支，是传播学的一个有一定特殊性质的领域”( 吕

俊 1997: 40) 。谢柯和廖雪汝认为“翻译学和传播

学两门学科在内在属性上联系紧密，难以分割”
( 谢柯 廖雪汝 2016: 15 ) 。传播本身是一个开放

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发送者、接受

者、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传播目的等要素彼此互

动，这 5 个要素也随之成为传播学中“5W 模式”
的基石。5W 模式是传播学先锋哈罗德·拉斯韦

尔( Harold Lasswell) 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

功能》(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
tion) 中首次提出。这 5 个 W 分别是英语中 5 个

疑问代词的第一个字母，即 Who ( 谁) 、Says What
( 说了什么) 、In Which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 、
To Whom( 向谁说) 、With What Effect ( 有什么效

果) 。这些要素在翻译传播中分别对应“译介主

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

效果”。这 5 个要素对应传播时间轴上的 5 个节

点，且相互制约，彼此影响。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介主体开始受

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部分学者认为“译者是唯一

的翻译主体”，在译介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陈大

亮 2004: 4) 。但影响和制约译者的因素有很多，

仲伟合和周静把影响译者的制约因素分为 5 部

分，“即译者的文化先结构、译者的双语能力、原

作者以及文本选择、译者的诠释空间、译文接受

者”( 仲伟合 周静 2006: 44 ) 。在这 5 个因素中，

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在翻译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而历史认知作为文化先结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国族意识、意识形态息

息相关。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切入，探讨译者的历

史认知如何影响纪实文学的译介内容、译介途径、
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并指出在纪实文学翻译中

译者历史认知的重要性，以期唤起学界对译者主

观文化先导的重视，进而有意识地加强和提升译

者自身的历史认知结构。

2 译者历史认知
历史认知，顾名思义就是对历史的认识。但

若对其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我们会发现学界对

历史认知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笔

者梳理，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大概有 7 种类型:

“反映”说、“矛盾运动”说、“研究过程”说、“极构

思维活动”说、“加工产物”说、“重构”说和“再现

和评价”说。“反映”说认为历史认知是“历史认

知主体对历史认知客体的反映”( 刘泽华 张国刚

1986: 28) ，或“历史认知主体对历史资料客体的

反映”( 李金锴 2005: 25) ，抑或“史学主体即历史

认知者经由严格考证的史料中介而对历史客体即

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或过程的能动反映”( 赵

吉惠 1993: 8) 。“矛盾运动”说认为历史认知是

“历史认知主体和历史认知客体的矛盾运动”( 曹

伯言 1987: 68) 。“研究过程”说认为历史认知是

“历史认识的主体运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研究，以

求达到对客观历史存在的科学认识的过程”( 王

思治 1987: 56) 。“极构思维活动”说认为历史认

知是“一种三极思维活动，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历
史认识者和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实际经由中介质

历史资料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 姜义

华等 1989: 92) 。“加工产物”说认为历史认知是

“认识者或研究者带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对客观存

在的历史事实进行头脑加工的产物”( 杜经国等

1990: 92) 。“重构”说认为历史认知是“历史认识

主体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示和史

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历

史学 家 思 想 劳 动 的 结 果”( 林 璧 属 1997: 89 ) 。
“再现和评价”说认为历史认知是“历史学家依据

自身的历史观念和思维方式，通过史学实践再现

和评价以往的人类社会的种种历史事实和历史现

象”( 余小明 2003: 23) 。
上述 7 种类型的定义证明历史认知的复杂

性，具体表现为历史认知主体和客体二者的关系

上，若将历史认知的主体和客体纳入翻译过程，那

么历史认知的主体对应的便是译者，而译者的历

史认知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对翻译文

本历史认识的自觉能动意识，译者的历史认知直

接或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译者的历史认知

是主体意识的表现，因为对客体的认知、阐释和评

价都离不开主体的反作用。在该过程中，译者并

非消极地接受事实历史的刺激，译者的认识能力、
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职业技能和道德修养都会潜

移默化地影响其对历史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体

意识结构的差异性势必造成同一文本的异化性评

价泛滥。认识主体的历史认知，不仅反映历史认

识客体与对象的外在性表象与现象，而且反映客

体与对象的内在性本质联系。在既定的实践基础

上，在既定的客体与对象的前提下，历史认知水平

高低和程度深浅完全取决于译者主体意识对客体

的建构能力。译者赖以展开历史认识活动的主体

意识结构，随着现实的社会实践、社会本身的不断

变化，随着历史认识活动的不断进行，不断地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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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最终使译者的历史认知在翻译过程中呈

现出百家争鸣、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

3 译者历史认知与纪实文学的翻译传播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

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亦称‘报告小说’，是报告

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它以真

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但对虚构还

有一定的限制。”( 王向远 2004: 23) 因纪实文学较

为真实地记录时代和社会变迁，所以在翻译与传

播上，对译者提出更高要求。译者不仅要有较强

的双语能力和跨文化知识储备，更要有正确的道

德信念和历史认知。根据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

在纪实文学的翻译中，译者作为翻译传播过程

“5W”中的第一环，也是关键一环，其历史认知对

纪实文学传播中其他 4 个环节，即译介内容、译介

策略、译介受众、译介效果等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3． 1 译者的历史认知与译介内容的选择

翻译活动始于文本的选择，而译者选择哪个

文本或哪个著作进行翻译，也不是头脑冲动或感

情用事的结果。这其中必然包含着译者基于文化

或社会等层面的考量，也就是说文本的选择受到

译者的立场、翻译目的、文化价值取向等因素影

响，而这些因素的共同指向便是译者的历史认知。
译者的历史认知主要与译者所处社会的政治意识

形态相关。任何译者都无法脱离特定的阶级社

会，而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都以某种方式

让大众认同或接受某一意识形态，进而达到操纵

民众思想、获取文化和政治认同的目的。这种意

识形态一旦与译者的“无意识”建立联系，就会被

译者吸收，并内化为个体观念的一部分而影响译

者的主体行为。因此，某一历史时期中的政治大

环境对译者在翻译取材时具有操纵作用。译者无

意识的思想倾向构成一种先导性的历史认知，决

定译者选择翻译文本时的尺度和取舍。相比其它

文学类型，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 亲

历、采访等) 或使用历史文献( 日记、书信、档案、
新闻报道等) ，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

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因此它

的真实性和实效性也与意识形态有着微妙的契

合。不同译者在选取纪实文学类的文本进行翻译

时，会无意识地受制于自己先导性的历史认知，也

就是会在潜意识中顺应于国家的政治导向。比如

关于“慰安妇”题材和侵华战争题材的纪实文学

作品，对日本译者而言就是一个禁区。长期以来，

由于日本政府在政治层面的误导，造成日本普通

民众对“慰安妇”和侵华战争等历史问题认识上

的偏差。日本政治导向的实质是一种欺骗性的愚

民政策。从政治对文学和翻译的影响来看，政治

作为统治手段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
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

学和翻译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

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日本政府，尤其是右

翼势力对民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影响，使得

大部分日本译者在选取翻译文本的时候潜意识地

顺应政治的导向，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或拒绝选

择相关题材。《慰安妇———一个菲律宾日军性奴

的故事》是菲律宾籍原“慰安妇”玛利亚·罗莎·
汉森用英文撰写的纪实回忆录，一经出版便在国

际社会引起轰动并翻译成多种语言，但至今尚未

有日文版问世，究其原因也是日本译者在选择译

本时受制于历史认知的局限性。同样是“慰安

妇”题材作品，日本记者千田夏光在 1973 年出版

的《从军慰安妇》却受到亚洲各受害国译者的追

捧，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和韩文等多国语言。这正

是因为不同国籍的译者潜意识层面的历史认知不

同，所以他们在面对同一题材的纪实文本的选择

时，也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可见，如果译者历

史认知与主流意识形态融为一体，那么译者在选

择翻译题材时就会主动顺应主流意识形态，而作

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也势必会对主流文化

和历史的译介和传播起到抑制或促进作用。
3． 2 译者的历史认知与译介策略的使用

在纪实文学翻译中，一种翻译方式往往对应

着一种思想表达，“译什么”和“怎么译”之间有着

某种“默契”，而由此产生的张力可以突显译本的

翻译艺术与思想价值。译者根据作品是否拥有最

佳的思想表达和接受状态选择艺术表现与翻译方

式。翻译并不是被动地反映外在现实，而是能动

地参与历史的构建。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重要的

“把关人”，其把关行为是保证译文获得良好传播

效果的关键因素。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译者应该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原文信息的前提下，

将自己视为与原文地位等同的信息传播者。因

此，译者应该在遵循传播规律的前提下打破原文

的束缚，采用必要手段创作出目标读者认同的译

文，消除与原文僵化对应( 宋炳辉 2019: 104) 。也

就是说，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然后才是译文的

制造者。他需要处理的是把原文从一种携带当地

文化语言等信息的文本转换到具有差异性的另一

个文本。而在这一文本重建过程中，译者的历史

认知具有重要作用，它决定译者如何对原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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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取舍和加工，以及源文本以何种形式进入目

标文本。《沉默五十年》是原慰安妇扬·鲁夫 －
奥赫恩用英语书写的纪实回忆录，作者奥赫恩是

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回忆录中奥赫恩讲到自己

被日军强行带到慰安所的第一夜时感到前所未有

的恐惧，于是她拿出经文即赞美诗 31 首《慈悲圣

父歌》祈祷，这段经文内容也被全部写进回忆录

中。但在《沉默五十年》中译本里，译者仅仅提到

经文的名字而已，经文的内容则全部略去。这是

因为译者是中国人，其历史认知自然会受到中国

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教育始终崇尚科学至上的

无神论，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意删减经文内

容。除了筛选和取舍，译者也会根据自己的历史

认知对译文进行重新加工，例如《沉默五十年》中

日本兵提到慰安所时使用 brothel( 妓院) 一词，译

者在处理该词时却将其译为“慰安所”，这非常符

合中国人对这一相关历史的认知。
3． 3 译者的历史认知与译介受众及效果

译介受众既是翻译传播的接受者和反馈者，

也是翻译传播内容的归宿和翻译传播过程的终

点。除此之外，译介受众还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

与者，更是传播效果的体现者，是构成传播过程不

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因此，译介受众在翻译传播

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同文化受众群

体“在文化层次、审美趣味或受众对象等方面有

差异”( 谢天振 2019: 98 ) ，因此要想获得译介成

功，译者在翻译之前就应当对译介的受众进行深

入地了解和分析，掌握目标读者的需求，根据受众

群体国族意识、文化立场确定译介目的，进而预估

译介的最终效果。译者在翻译之前的这一系列预

估判断也是与译者的历史认知有着不容置疑的密

切关系。如图1 所示，下文将以《东史郎日记》的

英译本和中译本为例，探讨不同译者所具有的不

同历史认知如何影响译介受众的范围和译介效果

的呈现。《东史郎日记》英译本由美国专家金蓓

莉·休斯( Kimberly Hughes) 翻译完成。因为译

者是熟识“源语言和文化”及“目标语言和文化”
的专业翻译人士，因此该英译本便可看成是源语

言文化和目标语言文化杂糅后的集合体，这样的

译本不仅承载着原作者的历史认知观，也同样蕴

含着译者的历史认知观。休斯的美国国族身份决

定其第三方的历史认知立场和特殊的历史认知

观。历史认知立场和认知观不同，译者的翻译目

的就会有所差异，进而影响到译介受众和效果。
休斯是美国人，她在翻译中会站在第三方的立场

上对这段历史进行思考与认知，因此她的历史认

知立场和认知观决定她的译介受众是第三方民

众。当然，她使用的目标语言，即英语，所具有的

普及性和通用性也是其译本受众范围的影响因

素。而她的译介目的是为了让世界了解日本侵华

的历史事实和真相。另外，译介受众对翻译内容

的接受度就是译介效果的指标，从这一点看，休斯

英译本的受众对相关历史的接受度达到预期目

标。2015 年 6 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公立高校将二

战日军士兵东史郎揭露日本南京大屠杀暴行证词

的视频作为授课教材。美国教育界普遍认为东史

郎的证词铁证如山、无可辩驳，因而将相关历史编

入世界史的教材。与上述英译本不同，《东史郎

日记》中译本的译者张国仁是中国人，因此他在

翻译时会站在被侵略方的历史认知立场上，这使

他的译介受众局限在被侵略方的民众，加之中文

这一目标语言的限定，使他的译介受众仅局囿于

中国民众。因此他的译介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受

众群体了解这段历史，更希望受众群体通过译本

可以铭记历史，不再重蹈覆辙。可见，他的历史认

知赋予其译介更为深远的使命性，进而使其译介

呈现出预期的译介效果。

图1 不同译者历史认知对译介受众及译介效果的影响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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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码，也是文化间的

互通交流。纪实文学翻译也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

分，纪实文学的译本呈现的是多元文化的历史社

会变迁、民族文化习俗和思想道德品质。纪实文

学的翻译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活动，在翻译过

程中不仅要求译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和

扎实的翻译功底，还要求译者具有正确价值取向

的历史认知观。因为译者的历史认知对纪实文学

的译介内容的选择、译介策略的使用、译介受众的

范围和译介效果的呈现都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
因此，译者在提高专业素质的同时，也要强化责任

意识和历史的使命感，唯有如此，方能将原作中潜

在的真实精神感召力和震撼力传递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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